
第二十章 军队群龙无首 

  经过两次莫斯科审判，枪毙了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接着又大规模地清洗了内务部，至此，斯大林掀起的这场恐怖浪

潮，似乎应该收场了吧。甚至连最悲观的人也想不到这场浩劫还将继续下去。然而，老谋深算的斯大林总是让人感到意

外，连最了解他的人也难以预料他的囊中之计。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苏联报刊登出了一篇简短的政府通告。通告上说，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它七名红军高级将

领，因充当间谍为“外国”效劳而被逮捕， 并将送交军事法庭。指控他们的另一罪名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蓄谋发动的反苏

战争中、使红军遭受失败。次日上午，报上又出现新的官方通告：审判已经结束，全体 被告人都被判处枪决，立即执行。

同时，通告还提了一句，即军事法庭是由一批高级将领组成的。  

  这样，六月十二日，苏联人民就知道了：叱咤风云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雅基尔、乌波列维奇、科尔克、普特纳、埃

德罗、费尔德曼、普里马科夫等著名将领被枪杀了，而昨天他们还被认为是军队的精华和优秀的战略家。  

  甚至连全部中央委员和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也万万没有料到，斯大林居然会对这批军事干部开刀。斯大林只是在开始

这场屠杀的几天之前召开了一次政 治局紧急会议，由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做了个关于在红军中揭露出阴谋集团的报

告。在这批被指控为希特勒的间谍的高级将领中，有三个是犹太人！仅凭这一 点，就足以证明这一指控是何等的荒诞不

稽。况且，政治局委员们都清楚，如果图哈切夫斯基及其战友真是希特勒的奸细，就绝不会让伏罗希洛夫来向政治局作报 

告，因为他本人至少也会因“疏忽大意罪”而被捕入狱。他这个国防人民委员居然招罗了这么大一批间谍和叛徒，并把苏

联最重要的几大军区交给他们，岂不是要把 国家推向毁灭。  

  政治局委员们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完全合乎斯大林的“要求”。他们每个人都清楚、稍有一句话不慎，自己散会后

就不是回家，而是进监狱。要知道，连他们的私人司机和贴身警卫，都是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亲自安排的。  

  图哈切夫斯基及其它将领被清洗之后，军队中立即掀起了大逮捕的高潮。他们在职时任命过大批军官，现在，这些人

自然都成了被怀疑的人。如果考虑 到图恰切夫斯基担任国防部副人民委员多年，那就不难想象出，他曾经任命过多少军事

指挥员，签发过多少有关文件。如今，这些军官和有关文件上提到过的人，统 统上了黑名单。  

  在苏联各大军区，每天都有上百名红军指挥员失踪。同他们一块被投入监狱的，还有他们最亲密的副手和似乎被认为

是他们的朋友的人。在这场清洗开 始后的头几个星期甚至头几个月，还能找到可以顶替这些被捕者的军官。但这些项智者

往往到职不久就又被逮捕，他们的位置就很难再找人接替了。  

  一九三七年夏天，斯大林在军队中恢复了早在国内战争结束时就被列宁废除了的政治委员制度。国内战争中之所以宴

为军事指挥它配备政治委员。主要 是因为新生红色政权还不能完全信任这些军事指挥官：他们不久前多半都还是沙皇军队

中的旧军官。而现在，军官的成份已彻底改变，他们都是在苏维埃政权下成长 起来并接受军事教育的，斯大林为他们配备

政治委员，明显地表现出自己对这些军官的不信任感。更有甚者，斯大林竟用对付敌人的手段来消灭他们。现在已经很难 

理解，斯大林如此疯狂地清洗红军军官，是由于从来就不信任他们，还是由于他认为不能再继续信任他们。总之，大批军

官的被捕，使军事指挥员在部队中的威信急 剧下降，相应地，军队中出现了纪律涣散，士气低落的状况，已不能再称为强

大的军事力量了。如果希特勒利用这个机会进攻苏联，无疑会大获全胜。  



  在各个部队党的会议和军人大会上，人们经常提出同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该信任谁呢？”这个问题使那些新上任的

政委们无言以对，十分尴尬。他们只好请求中央予以明示，得到的却是挑衅性的答复：“去信任自己的军事指挥官吧！”  

  一九三七年八月，清洗红军军官的腥风刮到了西班牙。许多在西班牙共和军总司令部中担任顾问的苏联军官被伏罗希

洛夫召回苏联，并未经任何审判就 被枪决了。在他们中间，有帮助西班牙政府创建了共和军的旅长科列夫和瓦鲁阿（这是

他俩在西班牙的化名），还有苏联坦克旅旅长戈列夫，他是马德里方面军司令 的顾问，承担着保卫马德里的全部重任。曾

经是伏罗希洛夫的挚友和酒伴的扬·别尔津也被害了，他是西班牙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化名为“格里申”。  

  有趣的是，戈列夫被捕的前两天，克里姆林宫中还专门举行过隆重的授勋仪式，加里宁亲手给他戴上了一枚列宁勋

章，以表彰他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赫赫 战功。这一细节说明，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都不清楚谁被列入了黑名单。决定这一名

单和其它类似事务的只有两个人——斯大林和叶若夫（后来则是斯大林和贝利 亚）。  

  如果说，斯大林剪除老布尔什维克还有那么一点歪理，那么，他摧毁自己的军队，动摇其政权的柱石，消灭他亲自挑

选和任命的优秀将领，就简直令人无法理解了。  

  驻莫斯科的外国使节中间，广泛流传着有关“克里姆林宫中的疯子”的说法。人们认为，只有神经不正常的人，只有

患了迫害狂的人，才会干出如此古 怪而残忍的事情。但是，他们都没说对，该位为所欲为的独裁者并不是疯子。一旦图哈

切夫斯基案件的全部内幕昭然若揭，世界就会明白：斯大林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是一清二楚的。  

  我曾竭尽全力去了解图恰切夫斯基悲剧的细节，我特别想知道，元帅及其战友们在法庭上说了些什么话。我遇到过不

少来西班牙执行任务的朋友和熟 人，从职务上看，他们完全应该了解这次审判的详情，因为审讯和看守被告人的任务，按

常规，都是由他们去完成的。然而，当我问及图啥切夫斯基案件时，他们却 耸耸肩：在报纸公布这几位红军将领被逮捕和

枪毙之前，他们对这一审判连听都没听说过。  

  直到一九三七年十月，我才从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嘴里打听到我想知道的情况。原来，对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七名战

友，根本就没组织过什么法庭审判，他们都是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被秘密枪杀的。  

  “这才是场真正的阴谋！”什皮格尔格利亚斯气愤地说。“仅从头头们那惊慌失措的举动就能推断出来。当时，突然

宣布出入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全部 作废，我们的部队进入戒备状态！正如弗里诺夫斯基所说：‘整个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

的时刻，’不可能象正常时期那样先审判后枪毙，只能先毙掉他们，然后再由 法庭作出判决！”  

  正如什皮格尔格利亚斯所断定的那样，图哈切夫斯基等人被处死之后，叶若夫才将布琼尼元帅、勃柳赫尔元帅等几名

高级将领召到内务部开会。他向他们通报了图哈切夫斯基的“阴谋”，并要求他们在预先备好的“法庭判决书”上签字。  

  这些身不由己的“法官”不得不签字，他们很清楚，不签字就会马上被逮捕，并成为图哈切夫斯基的“同伙”。  

  不久之后，在西班牙的苏联军事人员中开始流传关于伏罗希洛夫也已被逮捕的消息。乍听起来，这一传闻完全合符逻

辑：伏罗希洛夫是国防人民委员， 对自己手下的干部负有特殊的责任。这一传闻，把当时正在西班牙担任政府高级军事顾

问的H某吓得不轻。有一次，开军事会议时、H某把我叫到一边。问我曾否听 说伏罗希洛夫被捕的消息。如不知道这一消

息出自何人之口。H 某的惶恐是有理由的，要知道；他多年来一直是伏罗希洛夫的亲信。当然害怕遭受与伏罗希洛夫同样

的命运，尽管这只是传闻、甚至在查明这一消息纯属捏造之后， H 某也不就可以高枕无忧。这传闻今天不是真的，明天却

可能成为事实。不管怎么说，伏罗希洛夫是国防人民委员，正是在他主管的国防部内，现在揪出了所谓反斯大 林的阴谋集

团。  



  H 某决定，以向伏罗希洛夫汇报西班牙战况为名，回莫斯科去深深虚实。他在莫斯科呆了大约两个星期。伏罗希洛夫

曾答应带他去见斯大林，当面汇报西班牙的战况， 可是不知为什么，斯大林没有接见他。H 某又请求而见叶若夫。可这个

仅次于斯大林的实权人物也拒绝见他。当时，叶若夫不仅是内务人民委员，而且还兼管红军侦察总局，这是出现“图哈切

夫斯拍案件 ’”后，斯大林授予他的又一大权。  

  H 某回西班牙后，就不再象过去那样魂不守舍了，却也并非无忧无虑。他一回来就向我宣布，政治局将对西班牙采

取“新的路线”。过去，苏联对西班牙的政策是尽可 能用武器、飞机和坦克援助共和阿政府，使之迅速战胜佛朗哥。而现

在，政治局认为，让西班牙存在两种“均等势力”对苏联最为有利，这样，内战将继续打下去， 从而可以长期“牵制希特

勒”。H 某这次从伏罗希洛夫那里接受的指令。全是建立在政治局这一看法的基础之上的。对这种马基阿维利主义（霸权

主义）的决定，我的惊呀程度一点也不亚于H 某。为了赢得时间防御希特勒，斯大林的政治局居然要让西班牙人民无休无

止地流血牺牲。  

  谈了些在莫斯科听说的其它新闻后，H 某突然将话题转到图哈切夫斯基案件上面：  

  “克利姆·叶弗烈莫维奇至今还糊里糊涂的。幸亏有斯大林的果断和叶吉夫的随机应变才控制住了局势。叶若夫的人未

经任何请示就把他们给毙了……克利姆说，连拖延一小时都不行……”  

  在我们后来的谈话中，H某又一次回到这个话题，说：  

  “使克利姆最吃惊的是加马尔尼克的叛变。真的，这简直不可能！要知道，在我们大家的眼里，加马尔尼克就象怪人

一样……”  

  加马尔尼克是“克利姆”手下分管全军政治工作的副人民委员。据苏联报纸报导，他是在图哈切夫斯基等人被清洗的

十一天之前自杀身亡的。  

  人们会问；既然那些在假判决书上签过字的将领知道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是未经审判就枪毙的，那么，斯大林还能容忍

这些知情人继续活在世上吗？  

  斯大林后来的所作所为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利用这些高级将领的大名来从形式上掩盖了杀害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罪行

之后。斯大林就迫不及待把枪口对 准了这些“法官”的脑袋。显然，他们的唯一“罪名”就是了解斯大林的肮脏罪行。在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审判”过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法官”们就接二连三地 被逮捕和被枪毙了，他们是：空军司令阿尔

克斯尼斯元帅、远东军区司令员勃柳赫尔元帅、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德宾科、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别洛夫、远高加索军区 

司令员卡什林。对于他们，既没提出任何指控，也没任何形式的审判。他们直接就被镇压了。这里的“镇压”一词，取的

是其最直接、最凶险的那层涵义。  

  在“审判”过图哈切夫斯基的“法官”中间，只有两个人活了下来，即布琼尼元帅和后来升为元帅的沙波什尼科夫。

布琼尼过去是沙俄哥萨克军队的一 名士官，后来参加了革命。早在国内战争期间，他就成了斯大林的知已和酒伴。此人脸

皮特别厚，不擅长“高谈阔论”，却精于纵酒狂饮和猎取女人（特别是手下的 女秘书）。对这样一个布琼尼，斯大林当然

是无须顾虑和提防的。  

  另一个活下来的“法官”沙波什尼科夫，革命前是沙俄的一名上校军官，顽固的保皇党人。在革命的最初年代，他亲

眼看见过自己的军官朋友们一个个 人头落地。投向革命队伍之后，他一直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生怕丢了自己的生命。终

于有一天，他时来运转——斯大林发现了他，并将他收到了自己的保护伞之 下。  



  在五个苏联元帅之中、还有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叶戈罗夫。十月革命爆发时，他还是沙俄军队中的一个中校。在国内

战争中，他跟随图哈对夫斯基， 在波兰战线上指挥一个军。当时，斯大扣留作为政治委员（那时叫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在叶戈罗夫的司令那里工作过一段时间。对叶戈罗夫的军事才干，斯大林不 得不佩服。他俩成了好朋友。很多年之后，斯

大林在为了眨低托洛茨基和突出自己而篡改国内战争史的时候，曾多次求助于叶戈罗夫，让后者为他充当“不偏不倚” 的

证人。斯大林有四个经常聚首的酒友。叶戈罗夫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聚会通常是由布琼尼代替斯大林出面，在布琼尼的

别墅中进行。斯大林成为至高天上的独裁 者后，几乎拒绝了所有老朋友的这类阿泱奉承之举，但同叶戈罗夫的友谊却始终

保持不变。而且，斯大林与叶戈罗夫之间还是以“你”相称，就象是推心置腹的知己 一般。所以，当斯大林开始有步骤地

屠杀红军高级将领之时，任何一个“消息灵通”人士都没有想到，这把屠刀会砍向叶戈罗夫。  

  一九三七年夏天，我的一位好友在国内休假后回到了西班牙。他同叶戈罗夫他女儿很要好，所以很了解有关叶戈罗夫

的情况。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件奇怪的事情。  

  除掉图哈切夫斯基之后，斯大林建议叶戈罗夫去占用死者的豪华别墅。但叶戈罗夫摇了摇头，谢绝道：  

  “不用了，谢谢！我这个人，有点迷信……”  

  但是，斯大林既不会放过谨小慎微的人，也不会饶恕讲迷信的人。一九三八年底，叶戈罗夫突然被免去国防部副人民

委员的要职，接着就永远地失踪了。  

  经过遇番“清洗”，红军高级将领己所剩无几，但斯大林还不罢休，他命令内务部继续一批接一批地逮捕军队的中高

级干部。这是他所采取的特殊的预 防借施。斯大林认为，躲过了镇压的高级军官们是不会忘记自己战友的惨死的，而且会

时刻担心自己遭到同样的不测。用斯大林的话说，这种思想状况是“不健康情 绪”。而要消除这种“不健康情绪”，斯大

林认为只有一种手段一斩草除根，赶尽杀绝。  

  事情还不仅仅局限于军队。这股无法无天的恐怖浪潮已经席卷了全国各地和各个领域。根本不可收拾。这股浪潮的最

可怕之处，就是谁也不知道这一切 究竟最怎么回事。被新的镇压浪潮吞没的牺牲者。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党内反对派。而是

一些为斯大林夺取政权出过力的人，有不少甚至是他最亲密的战友。有关“克 里姆林宫中的疯子”的传闻，已深入到党内

外的干部群众之中。通过下面这份简略的被清洗者名单。就可以看出斯大林在消灭自己的忠实战友，在摧毁自己的国家机 

器方面，达到了何等疯狂的程度。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和一九三八年，被镇压的苏联政府重要官员（他们从未参加过反对斯大林的任何派别）有：  

  重工业部人民委员梅民拉乌克  

  财政部人民委员格林柯、副人民委员切尔诺夫和雅科夫列夫（相继被捕）  

  资易部人民委员魏采尔  

  邮电部人民委员哈勒普斯基  

  国防工业部人民委员会普希莫维奇  

  司法部人民委员克雷连柯  

  国营农场部人民委员卡尔马诺维奇  

  教育部人民委员布勒诺夫  

  水运部人民委员杨松  

  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前后三任）叶努启则、阿库洛夫、温什里希特  



  国家银行行长马里雅辛  

  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安蒂波夫  

  重工业部副人民委员谢烈布罗夫斯基  

  外贸部副人民委员埃利亚瓦  

  政治局委员柯秀尔和卢祖塔克  

  这些人个个都是忠于斯大林的，我敢说，他们至死也没弄明白斯大林为什么要逮捕他们，又为什么非要他们的生命不

可。  

  上面列举的，仅仅是部份被害的苏联政府成员和政治局委员。至于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及其它加盟共和国中被镇压的

重要官员。简直不可胜数。除了枪毙的以外还有许多人自杀，如乌克兰政府主席柳布钦科、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

席切尔维亚科夫，等等。  

  到一九三七年底，苏联各人民委员部和其它全国性机构已经无人领导。所有的工矿企业都陷入了半瘫痪状态。到处都

在要求配备新的行政领导、新的经 理厂长。但斯大林却不敢使用中央委员会中那些幸存的老干部，因为这批人过去在工作

上与那些被清洗的干部多少有些往来。紧急的形势逼得斯大林只有采滥竿充数 一途，好些在正常情况下连当一般职员都没

资格的人，现在却突然被担拔起来去领导国家的重要机构，甚至领导一个部。  

  作为实例，我仅举一件自己知道的事情，它可以称得上第一手资料。某天傍晚，莫斯科外贸学院突然来了两名党中央

的代表。他们要求院长和党委成员 们推荐两名政治上可靠、同时可以胜任“领导职务”的大学生。院党委经过开会，提出

了两个人，一个叫奇维亚列夫，另一个人的姓名我忘了。两位代表要求院长火 速派遣这两名大学生去中央组织部报到。两

天之后，该院师生打开刚刚收到的报纸时，惊愕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报上登着政府公告，任命奇维亚列夫为外贸 

人民委员！可这个奇维亚列夫，不久前还是苏联驻德国商务代办处一个很一般的小职员。另一个大学生也成了政府成员—

—当上了另外某个部的人民委员。  

  众所周知，高加索是斯大林生长的故乡。然而，这个地区各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也没能逃脱斯大林的血腥镇压。他

熟悉那里的全部领导人，知道他们 对他特别厌恶，因为他们对他的过去了如指掌。他必须在他们想起写回忆录之前“摆

脱”他们。这个任务落到了原外高加索内务分局局长，当时的外高加索党中央书 记拉夫连季·贝利亚的肩上。  

  一九三八年六月。斯大林同外高加索最有名的老布尔什维克布都·穆迪瓦尼之间长达近二十年的“决斗”终于宣告结

束。穆迪瓦尼是格鲁吉亚苏维埃政 府主席，从小就认识了斯大林。他是那些最早从斯大林的权术中识破其篡党夺权的野心

的人之一。他们之间的“决斗”早在列宁在世时，即二十年代初就开始了。当 时，穆迪瓦尼常与斯大林发生争吵，而列宁

几乎每次都站在穆迪瓦尼一边。  

  当内务部派去的审迅员试图劝降穆迪瓦尼，要他用假供述来污蔑自己和诽谤其它的格鲁吉亚领导人时，穆迪瓦尼的回

答非常精彩，入木三分。  

  “您是要我相信斯大林的许诺，相信他不会加害老布尔什维克，对吗？告诉您吧，我认识斯大林三十年了。不把我

们——从吃奶的孩子到瞎眼的老太太全部宰掉，他是不会去安心的！”  

  穆迪瓦尼始终拒绝诽谤自己，最后接死在枪口下。 


